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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收藏家徐世平因突发心梗，5月在
沪意外辞世，享年  岁。其父徐伯清师从
吴湖帆、谢稚柳，早年致力于书法普及和教
育，惠泽无数。徐世平承父亲教诲，得以在
王己千左右多年。如今，这段书画界的父
子传奇落幕，令人缅怀。 ——编者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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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伯清先生是我的恩师。1973年

冬日的某一晚，我手持韩天衡先生的介

绍信，敲开了皋兰路27号二楼徐宅门。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踏进徐家的

门就决定了我的人生大事，从此我与书

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特殊的教学
徐老师教学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首先，他笃信数量是质量的必要前提。

他布置给学生的作业量需要每天用六七

个小时才能完成，用这种不近人情的要

求磨砺学生的心志，也无情地淘汰完不

成作业的学生。其次，他让学生先写隶

书，再写草书，然后再正式写楷书。写隶

书时他说这是“正手脚”，写草书时他说

“一个字的第一笔是上个字的末一笔”。

可见这都是为写楷书作必要的铺垫准

备，并非想短时间内让学生掌握隶书、草

书，完全是一套训练的策略。再次，他让

学生摹写他写的字。用摹而不是临，这

是得形最好的方法。每次在徐宅，我就

静静地用一方大汉砖砚磨墨，然后徐老

师展纸书写毛泽东诗词，我在一旁用心

观看。写完待干时，听徐老师聊一小会

天就携字回家。那个年代买不到古代字

帖，也不能写唐诗宋词，所以只能以老师

的字为摹本，我们做学生的也因此都收

藏有老师不少的珍贵墨迹。

经过徐老师的这番训练，我们获得了

较扎实的基础。待春来时节，有各种法帖

碑刻打开视野，我们就有可能各擅灵妙奋

力前行了。可以说徐老师是最好的老师，

能接受徐老师的训练，是做学生的福分。

徐老师与我的师生关系是平淡而又

温情的。写了两三次隶书作业后，徐老

师就说你学过隶书，可以直接写草书

了。到1975年，徐老师告诉我上海市青

年书法篆刻展正在组稿，让我投稿。结

果我的一件四尺整纸隶书中堂第一次在

市青年宫正式展出。是年年底，我就离

开上海去贵州大山里的三线工厂工作

了。上班之余不断地摹写草书和小楷，

又不断地一包包寄给徐老师。小京师兄

后来告诉我，徐老师赞扬我完成了50万

字小楷，并树为同学的榜样。

这期间，我回上海探亲，正逢徐老师

承担了《常用字字帖》草书部分的书写任

务。徐老师收集了旧时的多种字书，把每

个字的各种草书写法都摹写下来，他再择

优书写进入字帖。我有个把月的假期，正

可以帮助徐老师完成一部分摹写的先期

工作。这也是徐老师对我的另一种非常

特殊的训练。

高处的目光
1977年恢复高考，我报告徐老师准

备参加高考，暂停书法学习。徐老师欣

然同意。1981年我参加全国大学生书

法竞赛获一等奖，徐老师也为我高兴。

1983年我去看徐老师，范韧庵老师也正

好在。徐老师把我登在《书法》杂志上的

作品给范老师看，范老师说了两个字：

“不俗”。

大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徐老师告

诉我他准备去日本（定居的意思），要我

与他同去。我回家赶紧报班学习日语。

后来徐老师不再提起，此事也就不了了

之了。到上世纪90年代，徐老师多次带

学生来绍兴、杭州，与我的家人、学生相

聚，留下不少温暖的记忆。那时候徐老

师似乎不太与我谈论书法了，我偶然说

起书坛事，他说他不看当代人的书法，我

一时不解，后来才回过味来，那是徐老师

站在高处的目光，透着清醒和孤傲。

徐老师喜爱鉴藏，皋兰路27号的房

间并不大，凡是可以挂字画的地方全部

挂满了，记得董其昌、恽南田、吴湖帆等

大家的作品密密麻麻地占满了墙面。上

世纪70年代时，还不时有人把要出手的

老字画送到他家来。有一次我说要想买

两只镜框，徐老师指着墙角的一堆红木

镜框说：“人家送来的，你挑吧。”我不懂，

请徐老师帮忙挑出两只。镜框里有画，

一件是郑午昌，另一件是陈定山，是某医

师家里出来的。听说因为“文革”扫四

旧，镜框贱卖，徐老师收了许多，利用这

些镜框在蓬莱公园举办了一次书法展

览。这是那个年代少有的书法展览，也

是我看过的第一个书法展览。

最大的乐事
师母张锦培老师在学校里教美术，

民国时已是梅景书屋入室弟子。张老师

在家话语不多，对学生也多有关心，曾画

二页白描花卉送我。徐老师夫妇育有一

子即世平师兄。世平师兄幼承家训，书

画并进。我去徐家也常遇见他，听他说

一些社会上或书画界的事，徐老师则常

催他快到老师家去。

后来世平师兄去了美国，再后来又进

了王己千先生家，在王先生身边见多识广，

绘事也大有长进，特别是在艺术品收藏界

颇有名气。他回国时，我们也有见面，他赠

我仿真复制的古代书画，还对我们正在编

纂的《宋画全集》提出他的建议。世平师兄

的太太姜再尹女士，当时就是徐老师最得

意的女弟子，写得一手好字。

徐老师在我心中的地位是极高的。

在上世纪60年代，沈尹默先生在青年宫

办书法班培养了一批书法篆刻人才，徐

老师就是任课教师；吴湖帆先生为筹建

上海中国画院，提出了一份建议名单，徐

老师就被列在“青年画师”之中。我亲眼

看着徐老师把小草写得丝丝入扣，又把

万千波澜摄于小楷的点画之间，那功夫

的精湛实在让人折服。但是徐老师却把

培养学生当作了一生最大的乐事，不仅

面对面教，还上电视台开栏目讲授，受教

的学生难以计数。或许有的学生至今仍

然乐此不疲，有的学生已经不写了，书法

都是我们的人生经历，书法都赋予了我

们生命的滋润，这都是徐老师带给我们

的。师恩绵长，永铭我心。

■徐世平《浮峦暖翠》

■徐伯清书法
桃李满天下

■徐世平《汲泉图（朝鲜姑娘）》

■徐世平11岁时作草书临《孔侍中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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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伯清临 唐代孙位《高逸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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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伯清全家照（摄于20世纪50年代末）
■徐伯清与吴湖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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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平兄和我有半生的交谊，五

月初还在一起喝酒把欢，如今想来

真是伤感。

上世纪  年代，有一次去豫园，

看到一群外宾围在书画台前，正在

写字的就是徐伯清。我认为，当时

他的小楷，是第一块牌子。他曾用

蝇头小楷抄录   余万字的《宋人轶

事汇编》，谢稚柳赞其“有六朝人笔

意”。他为人好，就算有人拿着毛边

纸去找他求字，他也来者不拒。

    年前后，徐伯清在曙光医

院长住了一阵。有一段时间，我也

因病住在那里，病友相见，分外亲

切。徐伯清请护士在病房里放了张

小桌子，每天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

时写字，十分珍惜光阴。那段日子，

徐世平天天去看父亲。徐伯清出院

后，我到徐世平家看老先生，墙上挂

着张大千、吴湖帆、谢稚柳，让人眼

花缭乱。徐世平说，都是父亲早年

所藏。老先生的艺术鉴赏力很高，

还有“学大千第一人”

之称。

    年，我代表上

博在纽约办展。我和徐

世平差不多就是在那个

时候认识的。徐世平是

在    年只身前往美

国的。据他说，他没有

在美国打过一天工。他

是一个想得开的人，靠

着带去的几张家藏字

画，安定了下来。王己

千是吴湖帆的入室弟

子，而徐伯清与吴湖帆

又交情颇深，凭借这层

关系，徐世平得以跟随

王己千左右，直到    

年王己千过世。

有一次，他邀我去纽约家中看画，

说有一张李公麟的。看了这张署款

李公麟的《四十五神仙图卷》，我表示，

是不是李画不敢说，但可以肯定的是，

它至少是一张元代，甚至宋代的画。

我当时的判断依据之一是，这张画中

有八仙的影子，但人物不全，没有何仙

姑。颇具戏剧性的是，这张画是徐世

平在曼哈顿古董市场捡漏所得。据说

这张画当时也得到了王己千的肯定。

在徐世平这里，我还看到过陈老

莲的一本书法册页，董源、文徵明、唐

伯虎的画，都是比较开门的。

自七岁起，徐世平就跟随父亲学

习小楷、汉隶，二十岁出头，由应野平

手把手教授其山水画。作为家中的

独子，徐世平从小就跟随父亲身边穿

梭于这些名家之中，看他们如何挥毫

泼墨、品评画作。到美国后，徐世平

又幸运地得到王己千的允许，可以临

摹他家中收藏的任何一幅古字画。

从    年至     年，除非王己千不

在家，徐世平每天自备干粮到王府

“上班”，终日与古人为伍。徐世平原

本想做画家，也是在王己千的建议

下，走上了收藏的道路。从另一个方

面来说，书画与收藏互为因果，这些

都极大地提高了他的眼界和鉴赏

力。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个绝顶聪

明的人，特殊的岁月里，甚至学会了

做木工和室内装修，学什么都很快很

精，我们都不及他。上世纪  年代，

他以照相加电脑数位科技复制古画，

深受国内美术学院和收藏家的欢

迎。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复制画不亚

于日本二玄社，不可否定的是，在那

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复制名画也算

是做了艺术普及。

斯人已去，想来徐氏父子相会后，

会有说不尽的艺事可聊了。

（口述：单国霖 整理：吴南瑶）


